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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医教育问题袁最近有许多讨论袁众说纷

纭袁总结而言有以下几个代表性的观点院渊1冤应当回

归经典理论袁探源索洄袁发先贤之经旨袁培养传统中

医师曰渊2冤 应当延长学制袁 兼备中西医两套知识体

系袁以适应现代临床需要遥 在学士学位后的临床技

能培养方面袁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袁一是认为目前

的住院医师规培是葬送中医和培养中医掘墓人的

做法遥 另一种观点是应当于学士后做中医跟师学

习袁培养具有中医思维和能够用中医药治病的中医

师袁 更有甚者袁 认为中医药院校应当培养纯中医袁
回归到师带徒的时代袁只有如此袁方能不负于祖先袁
传承中医药学遥 把中医药后继乏人尧后继乏术归因

于六十余年来的院校教育袁认为当代中医教育出了

大问题袁应当推倒重来遥 在此袁本人不揣学浅与大家

分享一下个人不成熟的观点供大家思考遥
首先袁 我以本人毕业三十年来从中医到西医袁

再从西医到生物技术到药学袁最终回到中医的心路

历程与大家讨论遥 我 1984 年于湖南中医学院以平

均 91.5 分全年级第三名毕业袁 获选派广州第一军

医大学工作袁亲临病房方知所学太少袁可以说我工

作学习的前十年袁宿舍饭堂病房三点一线袁不敢一

丝懈怠袁1995 年袁也就是二十年前袁我已成为第一

军医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遥 其时袁经过中西医内

科两方面临床摸爬滚打十多年后袁对中医药学的研

究和发展深感到无奈袁在门诊尧在病房常常是中西

药同用遥看到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并非当年大学期间

期待的那么好时袁心中充满疑惑袁虽然当时也有两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袁获得军队科学进步二等

奖在手袁且正高职称即将到手袁但我却作了一个完

全不同的选择袁去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遥 之后漂洋

过海袁直到获得美国药学院教授职位袁对西医西药

有了系统认识后袁深感在当代疾病谱条件下袁西药

的单靶点治疗体系下袁 并不能解决许多的慢性疾

病遥 于是袁我 2005 年毅然决定回到香港袁回归中医

药学袁不知不觉又是十年袁这个十年是我最辛苦也

是最快乐的十年遥由于在香港必须用中医药治疗疾

病袁于是袁我潜心学习中医经典著作袁广涉当代医家

各种治疗思想袁 临床上才真正体会到中医药疗效遥
另一方面袁 我有良好的西医西药及生物学背景袁应
用现代科学技术袁从实验上看到中药各组分协同作

用及其机制袁深感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袁其深刻内

涵的科学基础有赖当代最新技术和方法从多角度

研究和探讨遥 虽然费时费钱费力袁却是科学研究之

正途袁也是医学发展之方向遥 在当代大数据多学科

交叉的条件下袁中西医学走到今天袁在理念上已经

趋同袁所不同的是当代西医西药研究者袁接受任何

新思路或传统中医思想上毫无包袱袁而中医药学界

却顾虑太多袁举步维艰袁唯恐有失两千年前的经旨袁
固步自封于斯袁诚可叹矣浴另一方面袁当代中医学术

走向浮躁袁标新立异尧门派林立尧各派之间相互内

斗袁所以袁正本清源袁探讨学术之原意袁实有必要浴更
为燃眉之急在于老一辈中医药学大师相继离世 ,
我们痛失了许多临床大家袁大师们之离去袁给中医

药学界敲响警钟浴老一辈中医大家学术传承迫在眉

睫浴 因此袁当代中医药学袁应当是百花齐放的年代袁
大家放下偏见袁携手共进袁弘扬中医药学袁既发古人

之心传袁又显当代临床之新用袁更容当代多学科之

新思袁于斯袁中医幸甚袁苍生幸甚浴
人才培养方面袁 中医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而非

普及教育袁中医药学博大精深袁非潜心学习袁立足临

床袁难以观其端倪遥 近年来经方学派兴起袁大师们分

享了运用仲景经方治疗当代各种疑难病症的思路和

验案袁对后学之人很有启发袁难能可贵袁仲景用药法

度精妙袁药味变化一两味用药剂量讲究袁有不少明师

深究真内涵袁运用仲景法治和方剂在临证屡获良效遥
跟师学习耳濡目染袁方能登堂入室袁还须悟性和实践

才能有所发挥遥
谈到悟性袁实为中医成才之关键袁也是中医学术

分歧之由来之一袁过于强调野悟性冶会造成概念的分

歧越来越大遥由于中医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袁各家基

于自己的理解去演变出自己的学术思想袁 其传人又

于自己的悟性和理解及临床经验去阐明同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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